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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复东是安徽无为人， 右图是他为当地米芾纪念园做的

设计方案， 左图是他在歙县吴山埠的写生。

滋兰九畹树百亩
———忆恩师戴复东院士

周 勤

2018 年农历正月初十， 早春刚刚

来临之际， 恩师戴复东院士驾鹤西去。
仅仅一天时间， 原先并不相识的同门

师兄弟立刻组成了浩大的 “戴先生弟

子群”。 此时才知已经毕业的同门博士

后、 博士和硕士共有 98 名， 加之在读

未毕业的学生， 实际已超百名 ， 年龄

跨度三十余岁， 真正桃李满天下 。 读

了 众 师 兄 弟 的 缅 怀 之 文 ， 颇 有 感 怀 ，
现择几件故事写出来， 以祭奠先生。

岁月不待人

先 生 对 传 统 诗 词 一 直 颇 有 研 究 ，
常常引用这首陶渊明的诗 ： “盛年不

重来， 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 ， 岁

月不待人。” 也正因为 “文革” 期间浪

费了太多宝贵的创作时间 ， 因此后来

三十余年中不论困难有多大 ， 不论疾

病有多重， 不论身体有多累 ， 总是没

日没夜地干。 所有弟子都知道 ， 戴先

生夫妇全年的时间都在工作 ， 连春节

大年初一都抱着图纸论文去系馆 ！ 这

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戴先生是抗日英雄戴安澜的长子，

我们几乎都有幸聆听先生亲自讲述父

亲戴安澜将军在抗日战争的逆境中奋

勇抗击敌军身负重伤， 仍不放弃 ， 最

终坚持了好几天后不治身亡为国捐躯

的英勇事迹。 讲述时先生都是眼望远

方， 双目流泪， 声音颤抖 ， 身为人子

的痛彻心扉之情表露无遗 ， 我们也跟

着流泪， 后来想戴先生有这么强的毅

力， 定是来自父亲的影响。

“地上全是小月亮了啊”

据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薛求理学

兄回忆， 1987 年跟随先生和同济教师

团队赴武陵源张家界考察 ， 是同济为

张家界综合规划的一次初步踏勘 。 参

加的有建筑、 规划 、 风景园林 、 地质

系教师和研究生， 十人左右 。 先到长

沙， 然后赴桃源、 慈利 、 张家界 、 天

子山等地， 由省、 地区、 县到风景区，
逐层下去， 队伍越滚越大 ， 到后来的

会议， 都要在大会议室里进行 。 每次

会议， 都由戴先生作为专家团团长主

讲， 负担十分繁重 ， 几天后就伤风感

冒， 几乎说不出话 ， 他还硬撑着 ， 在

每个重要场合主持和艰难地发言 ， 从

世 界 景 区 实 例 ， 一 直 讲 到 导 游 用 什

么 语 言 ， 非 常 全 面 细 致 。 学 生 从 旁

可 以 感 到 他 的 吃 力 ， 但 都 干 着 急 ，
代不了他 。

那段时间 ， 戴先生身为建筑城市

规划学院院长， 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和其他公职， 工作十分繁忙 。 无论是

在办公室还是在他家 （同济新村 “白

公 馆 ”）， 找 他 的 人 都 多 如 排 队 候 诊 ，
这包括一些院务大事 ， 也有不少鸡毛

蒜皮的个人小事。 戴先生家有钟点工

烧饭， 中午回到家里 ， 他一边快速地

扒 几 口 饭 ， 一 边 和 桌 边 的 同 事 说 话 。
沙发上还坐着几拨人。 几乎天天如此。

1988 年 秋 天 某 日 ， 上 海 日 全 食 ，
街上和校园里满是等待全程观日食的

人群。 那天上午， 薛师兄在戴先生家

“候诊 ” 待命 1-2 个小时 ， 接着和戴

先 生 一 起 走 到 四 平 路 上 去 某 个 地 方 ，
此时天空昏暗， 地上的树影全成弯弯

细细的月牙形， 戴先生随口说 ， “你

看， 地上全是小月亮了啊。” 也就是在

这走路的几分钟里 ， 师生二人度过了

上海难得的日全食。

“3T” 理论与 “画出来看”

“个性化 ” 是一切艺术美的重要

因素之一， 先生常说 ： 寻常一样窗前

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 先生的设计风

格新颖独特， 与众不同 ， 在我们本科

时早已知晓。
同济建筑学本科第一堂课就是学

削铅笔， 教授依次给每位学生改图时，
接过学生的铅笔， 若是不合格就会直

接 扔 掉 。 先 生 自 己 画 得 一 手 好 手 绘 ，
对学生的设计草图及手绘图要求很高，
所有的草图先生都亲手改 。 他经常用

削得漂漂亮亮的 4B 铅笔 ， 在改过的

草图上留下犀利浓重的痕迹 ， 再配以

简练漂亮的文字， 像幅作品 。 我们跟

先生设计的每个项目 ， 都会特意放一

些手绘图， 先生经常忍不住手痒 ， 亲

自操起针管水笔屏息静气地一笔笔地

画树木、 岩石， 非常专注 ， 看得出他

沉浸其中的喜悦。 至今 ， 想起当年看

他改图， 体会那一笔笔的空间意味时，
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

1995 年夏季研究生毕业后， 我特

别想跟先生读博。 记得当时他给我们

这届考博出的设计题目非常奇特 ， 要

求 用 三 角 形 为 母 题 ， 设 计 一 个 建 筑 ，
并画出透视图与平立面。 我略加思索，
设计了一个每面皆为三角形的双坡顶

山中雪屋， 配以雪松白云 ， 而不似别

人那样几乎都是画的 “金字塔”。 过几

天成绩公布， 先生给了 90 分最高分 ，
让我兴奋不已。

入学后 ， 和先生做的第一个项目

是厦门市丽心梦幻乐园全国邀请设计

竞赛。 设计过程中充分领略了先生的

“三 T” 理 论 观 ， 即 Thinking （构 思 、
立 意 ） ， Technique （ 技 巧 、 方 法 ） ，
Taste （情趣、 品味）。 先生首先要求立

意新巧， 技术创新 ， 同时强调文化与

自然环境的保护， 此次从构思上就另

辟蹊径， 分 “天、 地、 人” 三个意境，
从一片岩石丛中进入主体建筑 ， 并且

用圆形作为建筑空间场所的母题 ， 大

珠小珠落玉盘， 紧扣梦幻乐园的主题，
形与意相得益彰， 一举夺得首名 。 从

此以后， 文化、 自然 、 创新的观念始

终贯穿在我的设计思考之中。
读博期间 ， 自认看了些现象学之

类的哲学书， 年轻气盛 ， 设计前期向

先生汇报时， 常常不自觉会夸夸其谈，
说老半天概念与意境 ， 却落不下具体

图形， 先生很耐心地听完后 ， 语重心

长送我十二个字 “设身处地 、 因地制

宜， 画出来看”， 先生强调， 所有的想

法 ， 不 能 空 口 白 讲 ， 统 统 请 画 出 来 。
犹如醍醐灌顶。 我们很多戴门弟子提

起这十二字真言 ， 都特别感慨———设

计师的语言， 就是图纸。
当时戴先生是第二任建筑城规学

院院长， 他把建筑学院的创始人 、 第

一任院长冯继忠先生请到了所

里， 热切地告诉我们： “这可

是 我 的 老 师 ！” 当 时 冯 老 已 接

近 90 岁 ， 但精神 矍 铄 ， 思 维

活泼敏捷。 戴先生在冯老师面

前 完 全 像 个 认 真 的 弟 子 。 几

乎 每 隔 一 周 ， 两 代 才 华 横 溢 、
风 度 翩 翩 的 先 生 一 起 和 我 们

讨 论 设 计 ， 手 把 手 给 我 们 改

图 ， 说 的 都 是 实 实 在 在 的 具

体 手 法 ， 从 不 浪 费 时 间 空 谈 ，
时 间 一 到 ， 说 一 句 ： 送 冯 先

生 。 然 后 冯 先 生 也 不 客 套 什

么 ， 心 满 意 足 地 和 戴 先 生 点

点头就走了 。

“建筑是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自然

环境， 宏观、 中观、 微观应全面重视、
相互匹配， 着重微观。” ———这是戴先

生提出的全面环境观 。 受此影响 ， 我

的博士论文就定为 “微观环境对人的

影 响 ”， “因 为 微 观 环 境 是 最 靠 近 人

体， 与人接触时间最长 ， 对人的影响

最大的， 可以说 ， 人是一刻也离不开

微观环境的。” 写论文时， 先生以他丰

富的实践阅历和洞悉事物本质的睿智

给予了大量启发和帮助 ， 使我顺利攻

克了这个理论性较强和学科上比较新

颖的选题。 后来我将此论文中的一个

章节 “里弄住宅的隐私性研究──上

海 ‘淮海坊’ 里弄实地调查报告” ,翻
成英文投稿 2002 年 “第五届环境行为

研究国际研讨会”， 受到会议组的收录

及高度评价， 并受邀在会议论讲 ， 这

是 一 项 极 高 的 荣 誉 ， 让 我 深 感 荣 幸 ，
也为读博完美收官 ， 更深深感到先生

的远见卓识。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许

多师兄弟身上———通过论文变成某个

领域的开创人， 为今后在学术生涯中

获得一个高起点开端夯实了基础 ， 并

受益终身。
先生在学术理论上的眼光十分敏

锐 。 他 在 美 国 买 了 Richard Saxon 著

《中庭建筑》 （迄今仍是这一专题的经

典著作）， 从 1984 年起带领学生翻译，
每人翻译一两章 ， 由大师兄薛求理主

审。 先生会出差途中 ， 在喧闹的火车

上翻译校订， 休息时则因势利导和学

生谈心。 在翻译期间 ， 此书出了第二

版 ， 生 性 严 谨 的 先 生 托 人 再 买 回 来 ，
又重新修订一遍 。 那正是人文思潮理

论在建筑规划领域流行的年代 ， 我们

每一位学生都分配到类似的翻译工作，
不知不觉接受到恩师的又一面惠赠。

他住的地方没有设计

每 个 弟 子 第 一 次 走 进 先 生 的 住

所， 感受都是大吃一惊 ： 通过窄窄的

堆满书纸的小走廊迈进客厅 ， 只有一

张沙发、 一块放脚的地方 ， 面前茶几

上勉强可以放放茶杯 ， 其余的地方全

部 堆 放 着 书 、卷 轴 、图 纸 和 各 种 资 料 ，
就连空调下面也堆满了各式物件……
总之，厅里所有的空间全填满了。 想不

到这对充满才华 、 学富五车 、 如此优

秀的建筑大师， 一个为许多人创造了

“高层次、 高格调生存和生活环境” 的

人， 一个为许多人设计过舒适的居室、
宽敞的游憩室、 豪华的高级酒店 、 现

代化的大厦、 美丽的别墅山庄的设计

师， 自己却住在如此拥挤 、 狭小 、 没

有任何高端设计与装修的一方天地里，
却又是那么知足与开心。

到 了 2016 年 ， 先 生 身 体 每 况 愈

下， 常年在新华医院治疗 ， 就将单人

病房设成了他的工作室。 9 月 10 日教

师节， 学生宋佳颖携丈夫 、 女儿与同

一届研究生同学马启国和刘挺去探望

先生时， 88 岁的先生在病榻中仍笔耕

不辍， 不忘工作 ， 不仅指导了学生的

工作， 还关心大家的生活。
记得早年先生就说过 ， 我们两口

子 这 辈 子 直 到 逝 去 都 离 不 开 工 作

了———戴先生实在是太忙了 。 除了他

做 的 那 么 多 工 程 、 写 的 那 么 多 文 章 ，
这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名研究生

和成千教过的本科生———我们都是他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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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婆婆笑纳狗之花
———谈谈生肖年花

沈胜衣

农历新年后， 我把手机屏保换成了

几朵小蓝花， 那是春节假期在杭州梅家

坞拍的一丛阿拉伯婆婆纳。 梅坞春早 ，
清新的阳光映照那些精致的紫蓝， 带来

初春的喜人气息。 更喜人的是， 近日读

到李叶飞 “植物星球” 公号的一篇 《随

着商人、 士兵、 马蹄、 车轮从西方进入

东方之国， 无名无姓》， 指出婆婆纳别

名狗卵草， 则我的戊戌狗年生肖植物有

着落了。
每年写写与农历生肖对应的草木 ，

是私人的应景凑趣； 但今年颇费踌躇 ，
因 为 要 找 一 种 名 字 含 “狗 ” 或 “犬 ”，
而 又 有 话 题 、 有 意 思 （最 好 还 是 漂 亮

的花）， 自己认识、 也能为较多人了解

的 （这 样 谈 起 来 才 亲 切 ）， 真 不 容 易 。
留 心 了 一 段 时 间 ， 只 有 狗 牙 花 、 狗 尾

草 勉 强 可 以 考 虑 ， 但 两 者 各 存 不 足 ，
且 名 声 不 佳 ， 现 在 选 作 戊 戌 生 肖 年 花

的婆婆纳狗卵草， 却还更粗俗； 然而 ，
这 种 小 花 、 特 别 是 其 中 的 阿 拉 伯 婆 婆

纳 ， 精 美 动 人 之 至 ， 自 己 向 来 在 心 ，
还是值得好好谈谈。

狗 卵 草 ， 指 的 是 婆 婆 纳 的 果 实 形

状。 李叶飞文中说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
被 遗 忘 了 的 别 名 ， 见 于 清 人 赵 学 敏 的

《本草纲目拾遗》； 而该书引了元人释继

供 《澹寮集验秘方》 的狗卵子草治疝气

药方， 于是他得出结论： “元代已经有

了这种植物 （婆婆纳）， 那个时候的人

们已经叫它狗卵子草。” 也就是说 ， 这

很可能是婆婆纳最早的中文名。 它的下

一次出现于典籍， 集中在明人几种救荒

野菜书， 那时的名字则是婆婆纳或破破

纳了。 他认为： 婆婆纳这种原生于西亚

和 欧 洲 的 植 物 ， 至 少 在 元 代 已 随 着 商

人、 士兵、 马蹄、 车轮被无意间引入中

国， 到明初已经传播很广， 随处可见 ；
最早被郎中医家留意， 以植物的特征来

记录其名为狗卵子草， 后来编撰那些救

荒野菜书的明代皇室子弟、 儒家学者 ，
嫌此名不雅， 遂改为婆婆纳， 这个名字

则是没有出处解释的。 ———这番考证我

很赞赏， 虽然还有可补充申说之处。
然而， 现在正逢狗年， 这名字反而

让我欣然了， 因为如前述， 戊戌新年到

浙 江 度 假 ， 又 一 次 偶 遇 了 阿 拉 伯 婆 婆

纳： 年初二在西湖湖西的山野游荡， 梅

家坞茶园田边， 发现匍匐于草地的小蓝

花又开了。 这种铺散蔓延的一年生草本

植物很不起眼， 却是我最爱的江南春色

之 一 ， 那 星 星 点 点 的 翠 蓝 长 期 盈 动 于

心。 遂特地让她们在手机中日日相对 ，
却原来无意中恰应年时， 岂非妙缘。

与阿拉伯婆婆纳还有着前缘， 且前

两次相遇也都在江南春日。 初识， 是近

十年前的烟花三月江浙行旅， 其时乱花

迷眼， 种种陶醉， 但仍留意到极为小巧

的阿拉伯婆婆纳， 无论山野林间还是扬

州大明寺这样的古刹， 那细微的幽蓝都

过目难忘， 视为最喜欢的野花， 在纪行

之文 《走江南， 幸琼花追随》 中专门提

了一笔： “……更蓝的野花阿拉伯婆婆

纳 ， 细 小 精 致 ， 那 种 又 清 纯 又 梦 幻 的

蓝， 尤其令我动心。”
随后， 不但从友人处知道其名字 ，

还在另一趟旅途中买到郭宪的 《那些花

儿———与 100 种野花的邂逅 》， 里面有

一篇 《婆婆纳和它的一家》， 正为此文

而购该书， 由之正式了解这种乖巧的小

花。 其说法是： “婆婆纳是土著， 源自

中国。 每年早春， 总会开些很小的淡粉

或淡紫色花。” 在我国有六十余种婆婆

纳， 它们 “典型的四花瓣， 左右对称 ，
下小上大， 花瓣上有数道颜色更深的条

纹， 在均匀中略有变化。 还有一个明显

家 族 记 号 ， 就 是 两 枚 突 出 的 雄 花 蕊 。”
至于其中艳蓝色的阿拉伯婆婆纳， 又称

波斯婆婆纳， “有人考证， 它一百多年

前才从异国他乡来到中国”， “被植物

界科学家认定为入侵的有害生物”， 但

却迷倒爱花人。
重逢阿拉伯婆婆纳， 是某年的人间

四月天闲游江南， 又是在最后一天、 再

到西湖苏堤的锁澜桥探访上次发现的一

棵琼花， 欢赏之余， 还在桥下草丛看到

满地的阿拉伯婆婆纳， 同属让人惊喜的

恰好美遇， 是那趟春色繁艳、 酣畅迷醉

之行的压轴花事。 记得当时分绿拂翠 、
拨开垂柳的新叶， 如孩儿般蹲伏在水边

地上拍此蓝色小花， 情形就像郭宪 《那

些花儿》 另一篇 《蓝花花》 写的： “为

它俯下身去， 是摄影， 也是致礼。” 后

来遭逢变故， 包括此花照片都丢失了 。
然而春梦留痕， 长在记忆中， 始终还是

心醉的回味， 让人温柔欢喜。
这种美丽、 纯净、 几乎是早春最常

见 （特别华东一带） 的野地小花， 不少

植物图书都以欢喜而温柔的笔触写过 。
如周华诚 《草木滋味》 赞叹它 “居然可

以美成这样”， “每一次看见成片的阿

拉伯婆婆纳， 都忍不住要看好久。” 涂

昕 《采绿》 将其形容为 “眨着湛蓝色眼

睛” 的 “大地派出的使者”， 是来察看

春天的。
在西方， 包括阿拉伯婆婆纳在内的

婆婆纳属植物， 也是各国自然读物中的

常客。 如德国玛格特·斯庞等著 《那朵

花的名字———870 多种开花植物彩色手

绘图鉴》， 介绍了近十种婆婆纳， 有一

些趣味性小知识， 并少有地在花之外还

画出了果实。 不过该书把婆婆纳归为车

前科， 误， 实为玄参科。 法国热内·梅

特莱尔的 《大自然·一年 》 ———《读库 》
将其做成了今年的月历———则把婆婆纳

归为三月的代表花草之一， 所绘同一片

原野在一年中各月的变化， 三月画面的

草坡上就有这小花， 一片青绿中隐现点

点鲜丽的清蓝， 仿佛天意般成为本文的

写作背景。
阿拉伯婆婆纳是从西亚引种到欧洲

的 （据 《那朵花的故事》 等 ）。 至于引

入到我国， 何家庆 《中国外来植物》 记

载了一个来历不详的说法， 谓在十世纪

前后 （即宋初， 此说令人存疑 ）， 并指

出阿拉伯婆婆纳的名称始载于一九二一

年的邝天锡 《江苏植物名录 》。 ———这

个名字 （包括别称波斯婆婆纳 ）， 准确

地说明了其来源于西亚， 但此名在早期

并 未 统 一 。 一 九 四 〇 年 初 版 的 周 建 人

《植物图说》， 所收以路旁、 田野的普通

植物为主， 当中的蓝花破破纳， 应即阿

拉 伯 婆 婆 纳 一 名 未 规 范 普 及 之 前 的 拟

名， 周氏三弟的清简文字说明中特别指

出： “这是很精致的野花， 开得很早。”
一九九五年印行的王绍卿主编 《常见杂

草 图 说 》， 则 以 波 斯 婆 婆 纳 之 名 收 入 。
从这两本书的背景看， 阿拉伯婆婆纳归

化后扩散得很快， 成了遍布南北各地田

园荒野、 乡村路边的有害杂草。 但以其

漂亮的颜值， 后来已成功扭转形象， 如

近年江珊等主编 《野生花卉 》， 波斯婆

婆纳 （阿拉伯婆婆纳） 的应用一项为 ：
“花小， 极精致， 具观赏价值。” 因此甚

至可作为园林绿化的景观植物。
上溯至古代的记录， 就回到刚开始

时的话题了。 首先第一阶段， 作为草药

的狗卵草 （狗卵子草）， 除了前引的李

叶 飞 文 章 ， 随 后 在 网 上 还 查 到 一 篇 更

早、 更详细深入的学术论文， 沈元杰等

人撰写、 发表在 2012 年 12 月 《浙江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 的 《〈本 草 纲 目 拾 遗 〉
狗卵草的本草考证》， 通过古今文献考

证和植物学比较研究， 经过各方面特征

的对勘， 论证出清代赵学敏 《本草纲目

拾遗》 的狗卵草就是婆婆纳， 始载于该

书所引的宋元时期释继供 《澹寮集验秘

方》， 从而将婆婆纳在文献中出现的时

间上推到后书成书的一二八三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沈 元 杰 该 文 还 提

出， 《本草纲目拾遗》 记狗卵草 “似小

将军而叶较小”， 他们认为小将军 （也

见于本书， 被称为 “救疗垂死之圣药”）
即阿拉伯婆婆纳。 假如这一分析正确 ，
那么顺带可为阿拉伯婆婆纳的引入时间

提 供 旁 证 了 。 赵 学 敏 这 部 对 《本 草 纲

目 》 作 补 遗 续 编 之 书 ， 叙 述 有 小 品 风

味， 如狗卵草一条； 引用文献繁多， 如

小将军一条。 不过他所引的医书典籍冷

僻且多已亡佚， 我一时难以查核最早的

资料出处年代， 权且就用 《本草纲目拾

遗》 的成书时间一七六五年来计算吧 ，
那么综上可以认为：

婆婆纳至少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初已

较普遍见于中国， 以致被验证用作草药，
由于距今时间较长， 可视同归化为本土

植物； 阿拉伯婆婆纳可能至少在二百五

十多年前的清代乾隆年间 、 甚至更早 ，
已引入我国， 并同样入药。

再说婆婆纳在古史上的第二阶段 ，
作为野菜， 见于更广为人知的几种明代

著作。 最先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橚编、 一

四○六年刊刻的 《救荒本草》， 收录灾荒

时期可疗饥救灾的野菜， 是我国乃至全世

界第一部野生食用植物专著， 其中 “叶可

食” 部分有婆婆纳， 记载略云： “生田野

中， 苗搨地生， 叶最小……微花， 如云头

样。 味甜。 采苗叶煠熟， 水浸淘净， 油盐

调食。” ———此乃婆婆纳一名的首次出现。
不过确实， 该名所指何意难明， 查过几本

研究植物名称的专书都没有谈及。 网上有

人说是因为花瓣的纹路像老婆婆做针线活

纳出的针脚， 等等， 属于以今逆古的倒推

猜测， 比较牵强。 看来要么是朱橚所取，
要么是采用当时的民间俗称， 但其原因已

经泯灭， 只从此约定俗成留下这么萌的一

个名字。
其次是一五二四年成书的王磐 《野

菜谱》， 作者乃有名的散曲作家， 故该书

的特色是除了文字说明野菜的特性、 吃

法外， 还各附一首歌谣式小诗， 见其本

色行当。 他的同乡后人汪曾祺在 《故乡

的野菜》 一文介绍， 那些 “近似谣曲的

小乐府， 都是借题发挥， 以野菜名起兴，
写人民疾苦”。 其中收有破破纳， 是婆婆

纳的转化音， 诗歌由此发挥曰： “破破

纳， 不堪补。 寒且饥， 聊作脯。 饱暖时，
不忘汝。”

再次是一六二二年刊印的鲍山 《野

菜博录》， 此书被指为抄袭剽窃， 从婆婆

纳 一 条 也 可 见 出 ， 基 本 照 搬 《救 荒 本

草》， 只改了一个字， 将原著对此花的美

妙形容 “如云头样”， 变成 “如云影样”。
不过其配图艺术效果颇佳， 比起朱橚动

用皇室力量的画工所绘、 身为画家的王

磐所绘， 以及下面几本书的图谱， 都要

精美， 以致近年有人专门集合该书的插

图制成书签。
到明末， 一六三九年刻印的徐光启

《农政全书》， 略有调整地收录了 《救荒

本草》 和 《野菜谱》， 以此著名农业百科

全书的地位， 进一步推广了包括婆婆纳

在内的野菜。
进入清代， 几部大规模的类书专著

《广群芳谱》 《草木典》 和 《植物名实图

考》， 都收有破破纳/婆婆纳， 但均照录

《野菜谱》 和 《救荒本草》， 没有增添其

他内容、 特别是没有对其美学特征的描

写。 也就是说， 一直到此时， 婆婆纳都

不是观赏花卉， 所以其他花书也不曾收

载， 而只以救荒野菜书、 农书和本草书

（《本草纲目拾遗》） 中的面目出现。 这大

概是因为， 早已生长于本土的其他婆婆

纳， 形卑花小， 不被重视， 要等此属植

物中最漂亮的阿拉伯婆婆纳引入、 蔓生

到各地为人熟悉后， 才改变其地位。
不过， 婆婆纳却又见于古典文学名

著。 从张娟等编著 《草木有本心》 的阿

拉伯婆婆纳一节得知， 原来 《西游记 》
写过破破纳。 据之检出第八十六回 《木

母 助 威 征 怪 物 ， 金 公 施 法 灭 妖 邪 》 重

温， 倒是读出一些意味来。
故事讲在隐雾山中， 孙悟空除掉了

掳 走 唐 僧 的 豹 子 精 ， 顺 便 救 出 一 个 樵

子； 樵子邀唐僧师徒到家里做客， 煮了

数 十 道 野 菜 慰 劳 他 们 ， 中 有 ： “看 麦

娘， 娇且佳 ； 破破纳 ， 不穿他 。” ———
以菜名打趣编排。 中华书局版李天飞校

注本 《西游记》， 引王磐 《野菜谱 》 来

注释， 该谱与 《西游记》 的成书年代相

近， 这一选取是很得当的； 但李天飞在

破破纳一条还加了一句： “即婆婆纳 ，
又称地黄”， 这就属画蛇添足的失误了，
地 黄 是 玄 参 科 的 另 一 种 植 物 ， 根 茎 晒

干、 制作后即生地和熟地， 形态、 花朵

等与婆婆纳并不相同。 《救荒本草》 在

婆婆纳之外另收有地黄苗， 记后者的俗

名是婆婆妳， 这大概是误注之源。
话说那个故事， 樵夫带唐僧一行去

自己家， 路上是劫后重生的优美山景 ，
来到地僻云深处的竹篱茅舍， 樵夫的老

母亲迎候， 母子团聚， 喜极而泣， 安排

饭菜酬谢。 ———如此细细写下来， 让看

惯了前面沿途诸种凶险的读者， 不禁要

担心这是否一个局， 比如破破纳等野菜

有毒， 或者老婆婆会忽然变成妖怪， 再

把唐僧拿下。 然而并没有， 师徒们只是

饱餐一顿， 又收拾起程， 还写了那老母

亲的再三拜谢， 樵夫的依依相送， 唐僧

与他絮絮对话后， 才分手继续西行。 没

有阴谋， 没有套路 （整个过程甚至几乎

不提向来细心多疑的孙悟空 ）， 两页纸

的内容没有特别用意， 就只是岔开的一

段闲话、 插入的一段闲文。
这却反而更可玩味。 取经之旅， 历

尽艰辛， 该容许偶有这样的放松轻快 ：
不用揣度对方， 无需多礼客套， 只笑纳

一顿农家菜， 说些家常话 ， 萍水相逢 ，
也可亲厚， 歇脚之后、 纵然依依也就此

别过， 重新踏上征程。 ———读来让人忽

生温暖。
生命的旅途也如此吧， 在辛苦严峻

的重大关节之外， 会遇上一些可宽怀的

闲情， 那可能只属漫漫长路偶然岔开的

一笔， 没多大意义， 但一份人情， 便已

是慰藉、 是幸运， 值得像吴承恩那样给

予记取的篇幅 。 又好比春日繁花纷涌 ，
目不暇接， 但别忘了脚下还有阿拉伯婆

婆纳的小蓝花， 同样是可赏的美意， 值

得低头垂注， 虽然细碎， 仍是人生苦旅

上该珍视的闲笔。

2018 年 3 月 21 日春分起笔， 3 月 28
日、 农历二月十二、 第二个花朝节完稿。


